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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在我的父亲为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民生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地忘我工
作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故乡合川的建设。但是这个像北碚一样在封闭落后的社会里沉睡
了千百年的城市，在接受新事物方面也是极为困难的。许多人习惯于点油灯，不相信什么
电灯。等到1926年4月发电的那天傍晚，古老的合川城突然大放光明，活生生的事实摆在
欣喜无比的合川民众的眼前，所有的怀疑一扫而光。1927年，我的父亲决定派人到上海去
订购一台英国的蒸汽锅炉，一台德国西门子的120马力的蒸汽机和一台100千瓦的交流发电
机。这些设备足以供应四千盏电灯的照明和满足机器碾米的需要。与此同时，还订购了水
泵，除了为电厂供水外，还向全城居民供应自来水，正式成立了合川电水厂。  

一年之后，即1928年，新的电水厂开始向全城供电供水。从此，合川县到处安上了电灯，
到了夜里，全城灯光齐明，居民们告别了光线微弱的油灯；街头上到处安设了水桩，供应
清洁卫生的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到江边去挑江水饮用了。当时在四川的所有城市中，有
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还寥寥无几，合川成为最早同时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县城。 

1929年夏，长江上游外商轮船公司偷运军火、鸦片入川，沿江各地轮船和码头秩序十分混
乱。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深感川江航业亟须进行整顿，决定请我的父亲接任川江航
务管理处处长，担负起整顿川江航业的责任。  

   我的父亲当时已经担任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和北碚峡防局局长两项职务。我的父亲又同
时担任了第三个职务———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首先是彻底整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衙门作风。我的父亲一到任，即作出规定，所有的人员
必须努力办事，不准怠惰松懈；必须认真负责，不准敷衍塞责；必须一律穿短服，不准穿
长袍大褂；必须一律步行上下班，不准坐轿。我的父亲以身作则，很快就使川江航务管理
处的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他以极短的时间对川江的航业状况作了深入的调查。通过调查，他“愈知中国籍
的轮船公司无不危在旦夕”。  

这种危殆局面，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以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
为首的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内河航行权的庇护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了长江上游的航
运，肆意排挤和打击中国籍的轮船公司；另一方面是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深受军阀的压迫
和欺凌。  

眼看民族航业陷于如此危殆的处境，我的父亲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同帝国主义轮船
公司进行斗争，坚决制止它们的一切违法活动。他找到刘湘，说明为了制止走私军火、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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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决定派兵上外国轮船检查。  

接着，川江航务管理处向各个中、外轮船公司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所有中、外轮船进出重
庆港口，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并由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登上轮船以后，才能开
始上下客人；全部装卸货物的工作，必须在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监视之下进行；任何乘
客或船员上下轮船都必须接受检查。  

这个命令发出后，正如我的父亲预料的那样，外国轮船公司根本不予理会。它们自从侵入
中国长江以来，从来都是只向英国控制下的海关巡江司结关，从来没有任何中国士兵敢于
上他们的轮船检查。但是经过川江航务管理处力争后，这些规定执行了。惟有日清公司的
一只船，无视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命令，拒绝遵照执行。  

不执行命令可以，麻烦事可来了。  

事情发生在1929年8月5日。这只日本日清公司的轮船“云阳丸”从宜昌开来，驶进了重庆
港，川江航务管理处的一队士兵在队长吴定域的带领下，准备上船检查，遭到了船上日本
人的横蛮阻拦。  

吴定域队长无法，回川江航务管理处向我的父亲报告。我的父亲笑着对他说：“好吧，他不
让我们中国人上船，我们中国人就不上他的船吧。”  

果然，中国人真的都不上那只日本轮船了。  

原来这件事是我的父亲早就安排好并作了极为周密的布置的。他事前已与驳船和码头工人
商定，要在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只要外国轮船不服从命令，就不给他们装卸货物。在反
帝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所有的中国工人一致投入了斗争。  

“云阳丸”停在江中卸不了货，这些平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洋老爷们发慌了，急电日本
领事馆。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松本义郎立即去找地方当局施加压力，然而所得到的回答却
是：“这件事我们管不着，请去找川江航务管理处。”没有办法，松本领事被迫到川江航务
管理处去找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与松本整整进行了四个小时针锋相对的舌战，坚持要派士
兵上船检查，至于卸货问题，我的父亲对松本说：“码头工人我们管不着，他们不卸货，我
有什么办法？”  

四天过去了，“云阳丸”无可奈何地停在江心，既无人为之卸货，食品也难以为继；紧傍着
它的日本兵舰，也无能为力。最后，日本人终于屈服，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上船检
查。  

9月，川江航务管理处得知美国捷江公司的“宜都”轮利用其机器舱秘密机关偷运鸦片，密令
万县航务处上船检查，将其机关破获，查出烟土两万一千余两，人赃俱获。捷江公司被迫
向川江航务管理处道歉。川江航务管理处随即通知各外轮公司：“以后每轮船之机器舱，必
须严密检查，发现秘密机关，即予销毁，即不便销毁，亦必记录明白，俾使每次均检查是
处。”  

然而斗争并未到此为止。我的父亲接着又向各个外国轮船公司提出：军阀内战时，强拉轮
船打兵差，遭殃的都是中国轮船，由此丧失的业务，全部被外国轮船公司侵占。要求各个
外国轮船公司在军阀内战发生时，拨一部分增加的运费收入，补偿中国轮船因兵差而遭到
的损失。外国轮船公司尽管极不情愿，但怕再吃苦头，只好照办。  

与此同时，我的父亲还果断地采取了一项保护沿江船民利益的行动。他通过川江航务管理
处下令，规定所有中外轮船在航行中遇到木船都必须减速；如果浪翻木船，必须赔偿一切
人财损失。  

紧接着，我的父亲开始整顿川江航业的第二个重大行动，即向各军阀提出交涉，解决中国
轮船被强迫打兵差造成损失的补偿问题。1929年8月26日由川江航务管理处主持召开的航



商会议，专门讨论兵差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的父亲向各军提出，为了解救中国籍轮船
公司的困难，要求各方军事当局：凡军队强拉轮船打兵差，一律必须照付运费和燃料费，
不能白运；如果只用船舱上面装兵，必须让轮船公司在船舱下面装货，不能让货舱空着；
凡是官兵坐船，必须照章购买船票；军事机关应当派兵负责维持码头秩序，制止军人肇
事，使乘客和货物上下，均得到便利和安全。  

除此以外，我的父亲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工作的半年期间，还做了另外两件具有深远影响的
重要工作，一是首次组织了对川江航道的整治，二是首次有计划地训练中国自己的驾引人
员。我的父亲曾花巨大力量，利用1930年初的枯水季节，组织人员对川江中最险恶的河段
进行勘察和整治，清除礁石，改善航道。并曾在重庆千厮门外川江航务管理处所管的一只
趸船上开办训练班，培训一批有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平的船员，特别是引航人员。  

   （未完待续）  

《人民政协报》2003.8.22.  

出处：民建网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